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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连连 载载
宇文护遣著名相士赵昭暗中观察杨坚。
这位赵昭非等闲之辈，他是北周乃至北齐的

著名术士，精通图箓和相面，皇帝有什么废立、征
战大事都要请他预测，预测结果都是十次九准。
周人说他能腾云驾雾，不食人间烟火，是老子的
学生，和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都过从甚密。要他
卜筮、预测都要事先到终南山找到他，他闭关修
炼几天后才告诉答案。世人都说，他哪是修炼
啊，他是向玉皇大帝汇报去了，要不他能算得那
么准吗？

他这天接到宫里的通知，说是要他给一个人
相面。他心里一动：去相一个什么人呢，还得暗暗
去看？他就多了个心眼儿，就对派来的使者多方
试探，使者终于说出杨坚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
他心中一懔。送走使者，他陷入沉思：这杨坚是周
朝十二大将军之一的杨忠的儿子，早就听说其相
貌奇异，人品贵重。况且，周朝宇文护专权，卖官
鬻爵、打压功臣、排挤异己，弄得朝政混乱，甚是不
得人心。现在让给杨坚看相，分明是要陷害他。
杨坚是救命恩人的后代，当年父亲赵明礼遭受冤
情，是当时任同州总管的杨忠把父亲从监狱里救
了出来，使赵家的冤情得以昭雪。父亲把他的名
字改为昭，就是让他记住为他家昭雪的恩人。他
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一定保住杨家的血脉。正在
他下定决心保护杨坚的时候，皇宫宗伯侯伏侯寿
派人送来一封密信，他非常诧异：自己和宗伯侯伏
侯寿一向无甚交际，这时他送来密信做甚？看了

信后，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宇文护要找借口杀掉
杨坚，他认为杨坚是他日后专权、篡权的巨大障
碍。赵昭看罢信，只对信使淡淡地说了三个字：

“顺天理”。
按照约定的时间，赵昭进了宫，躲在殿内的屏

风后，见一个龙颜鹤首、虎背熊腰的年轻人正在不
急不缓地向大冢宰汇报工作，声音不高但吐字清
晰，缓缓道来而层次分明。仔细一看，更是惊异：
这分明是帝王，相貌符合相书上描述的一切特
点。三十来岁的年龄，非常沉稳，超出同龄人，声
音浑厚分明是虎啸龙吟，世所罕见啊。虽是向宇
文护奏事，但在赵昭眼中杨坚分明是宇文护的主
人，气场太强大了。等杨坚汇报完毕走出殿外后，
宇文护问赵昭：

“这个青年人相貌如何？将来前程如何？”
“我看这个年轻人一定是个贵人，前程美好，

能做个将军，当个柱国很难，再大的官恐怕是妄言
了”！

任务完成，宇文护要赏给赵昭财宝、设宴款待
他，都被他婉言谢绝。宇文护知道他是个怪人，也
不为意，随他去吧。

走出宫后，赵昭在宫门外找了个酒馆，要了一
壶荥阳出产的土窟春酒和两碟小菜喝了起来，一
边喝一边寻思着刚才惊心的一幕：杨坚走出殿后，
从旁边偏门走出了十几个全副武装、膀大腰圆的
卫士，宇文护解散了他们。要不是自己咬牙说出
那番话，杨坚此刻命休矣。想到这里，赵昭的脊背

也还凉飕飕的。他眼瞅着宫门，等杨坚一出来就
拦住了他：

“官爷留步，容老夫说几句话。”
杨坚愣了下，立住身形：自己不认识这位鹤发

童颜的老者啊。赵昭走近，对杨坚说：
“公当为天下君，必诛杀而后定，当下宜韬光

养晦，望君谨记鄙言！”
“请问老丈您是？”
“勿管我是谁，您家令尊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

人，老夫不会妄言，切记！”
说罢飘然而去。杨坚愣了一下，向着老者的

背影深深鞠了一躬。
侯伏侯寿暗中保护，赵昭施一援手，使杨坚躲

过一场杀身之祸。也使他加深了对北周，特别是
宇文护专横残暴的认识，更激起了杨坚对宇文护
的仇恨，激起了自己对最高权力的向往和野心。

侯伏侯寿暗地提醒杨坚主动向大冢宰宇文护
示好，以解除面临的危机。怎么办？只有韬光养

晦，避宇文护之锋芒。杨坚开始主动靠拢，汇报思
想，遇到宇文护指责、找茬，他就主动认错，他的一
众拥趸不服，杨坚冷静地对他们说：

“我认真的分析过了，宇文护之所以想要杀
我，只是怕我阻碍他掌权罢了，我们不能和他公开
抗争，公开抗争只会增强他害我之心，况且我们不
具备和他对抗的实力。我应该向他示好。”

心腹知己还是有些不服气，说道：
“大人无罪被馋，应辩驳，如不辩驳，岂不正中

其下怀？这等于是默认了；再说，大人向宇文护屈
服，不是太冤了吗？不有失身份吗？”

杨坚镇定地说：
“现在宇文护炙手可热，骄横自大，心狠手辣，

如不冷静处理祸不可测，大丈夫相时而动，能屈能
伸，不可做莽夫。宇文护虽是狠毒，如投其所好，
也不难驯服，我认真考虑过了，料可无失。”

杨坚主动向宇文护认错，并送上金银财宝，他
向宇文护说道：

“下官无功无德，祖宗余荫忝据高位，实感有
愧。以前对大人不敬，真是罪该万死，恳请大人庇
护于我，容我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说罢，匍匐在地，声泪俱下。宇文护见此将信
将疑，开口说道：

“宗伯何罪之有？你这样委屈自己，不是太难
为你了吗？”

“我不知孝敬、报答您，就是大罪一条。我从
前自恃祖上功劳，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如果没有
大人的提携，就不会有我杨坚的今天。我以前不
知感恩，现在逐渐醒悟，知道您才是我的大恩人
啊，有再造之恩。我愿为大冢宰效劳，任大人驱
使，乞望大人收留。”

杨坚不断向宇文护认错，宇文护态度逐渐缓
和。杨坚的心腹见杨坚如此软弱，很是不满，说
道：“大人只知讨好宇文护，全不顾及自己形象，大
人知道有多少人嘲笑你吗？如此下去，大人当真
威信扫地了。”

宇文护不断试探杨坚，杨坚没有露出丝毫破
绽、把柄。宇文护以为杨坚被他制服，不无得意地
说：“我自信没人是我的敌手，如今杨坚服服帖帖，
可以为我所用，我还有什么理由难为他这个小宗
伯呢？”

但杨坚知道他不会融入宇文护的圈子，也融
不进去，只有时刻警惕，小心翼翼，精心应对。宇
文护不是“天”。前路茫茫，但也要大胆走下去。

（待续八）

“有的画面给眼睛看，有的给心灵；有的声
音给耳朵听，有的给心灵。”

评论来自电影《喜马拉雅》。
莽莽群山，奔腾的牦牛踏过处，阵阵烟尘，

宿命感的藏密梵音如仙乐般响起，这是多波村
的运盐队回来了。

多波村，位于喜马拉雅山里的藏民村。恶
劣的天气，严酷的环境，贫瘠的土地，多波村一
年的粮食产量只够全村人吃三个月。为了吃饱
饭，为了活下去，村里人要组成运盐队，用牦牛
驮着盐巴翻越喜马拉雅山去大麦乡换回粮食。

运盐队回来了，全村人都跑到村
口去迎接，少头领却成了驮在牦牛上
的一具尸体。妻子佩玛痛哭着跑上
前，远处静静看着的母亲眼泪无声的
流下，父亲，村里的老头领霆雷却强忍
着悲痛一言不发，或者说，他的愤怒超
过了悲痛。看着儿子的下属兼好友卡
玛，霆雷认定是卡玛想要做头领才故
意让儿子送了命。

然后，便是一场“天葬”。散落的
血肉，盘旋的秃鹫，诵经的喇嘛，就算
藏民们相信他们死后会去往极乐世
界，会在神灵那里得到新生，相信所有
的生命都是生生不息的一场场轮回，
依然难掩亲人离世的悲伤。霆雷告诉
孙子慈仁，他要成为头领，头领的儿子
都要做头领。年幼的慈仁懵懵懂懂，
不懂得爷爷那份焦虑与迫切。是的，
霆雷是焦虑的，他不能让卡玛成为头
领，他不甘心，也不情愿，所以，他来到
了寺庙。他的二儿子诺布八岁便被送
到庙里成为了喇嘛。面对父亲，诺布说他只会
诵经和绘画。霆雷失望地回到村里。他渐渐发
现，即便他曾是令全村人信服的头领，即便他如
此固执地反对，村里人一致认为只有卡玛才能
担任新的头领。新旧交替，是自然界永恒不变
的规律，有人倒下去，自然会有人站起来。

僵持、对峙中，时间不管不顾地流逝着。有
一件事越来越迫在眉睫，大雪封山前必须要出
山运盐换粮，谁做头领带领运盐队出山，依然悬
而未决。喇嘛们忙着计算出山的吉日，年轻的
卡玛却不屑于他们对神灵旨意的虔诚与迷信。
他私自带着村里的年轻人、牦牛和盐巴，比喇嘛
计算出的吉日提前四天出发了。

看着空荡的村庄，看着老去的朋友，霆雷决

定自己带着这些“残兵旧友”出发。依旧穿着喇
嘛红衣的二儿子出现在队伍中，儿媳佩玛和孙
子慈仁也跟着队伍走出了村庄。一行老弱病儒
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出山之路。连绵的雪
山，飞扬的尘土，坚硬的石头，单调的大地上似
乎除了他们，没有任何的颜色和风景。远望，近
看，除了山还是山，除了风还是风，除了路还是
路……似乎，一切都没有尽头。霆雷目光坚毅，
脚步坚定的向前走着，满脸的沧桑都是他翻过
的山，趟过的路，吹过的风沙。

走了不久的慈仁喊着脚疼不肯再走，佩玛
为他求情，请求霆雷停下来休息一会。
她说着所有母亲都会说的一句话：“他
还是个孩子。”霆雷不为所动，他语气坚
决地说：“那是昨天了。”是啊，在霆雷心
里，孙子是要做头领的，他稚嫩的肩膀
要担负起全村人的期望，走出村子的那
一刻，慈仁的童年就注定结束了。

天黑宿营，叔叔诺布在石头上画着
大树，慈仁好奇地问他画的是什么？雪
域高原，没有苍穹大树，慈仁从未见过
树，也不知道树是什么。叔叔告诉他，
站在树上，可以看得远。慈仁天真的
说：“树就是爷爷，因为爷爷是头领，站
的更高，看的更远。”

为了赶上早出发四天的卡玛，霆雷
决定要走人人闻之色变被称为“魔鬼之
路”的湖边小路。湛蓝的湖水在阳光下
泛着点点银光，成为全剧最美丽的一道
风景。可美丽的背后总是藏着巨大的
危险。悬崖峭壁上孤悬着仅可容人的
小路，一不小心就会坠下深湖。纵使他

们战战兢兢，一步一步的小心走过，可还是有一
头牦牛一脚踩空掉进了湖里。霆雷说这是献祭
给魔鬼的礼物。

他们终于在卡玛和众人惊异的目光中赶上
了运盐队。晚上，坐在篝火边的霆雷手里拿着
三粒盐巴，嘴里念念有词，他坚信“盐巴扔在火
里，如果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那就预示着是个
晴天，如果像石头扔进大海一样沉默，那就预示
着暴风雪的来临！”他常说“雪山认识他，看见他
来了都会给他让路。”扔进火里的盐巴倔强的沉
默着，霆雷告诉众人，明早启程，暴风雪就要来
了，一定要赶在暴风雪封住山口前出山。年轻
的卡玛自然不会相信霆雷，不会相信几粒盐巴
就可以预测暴风雪的来临。他更相信自己的勇

气和力量，更相信眼前满天的繁星和蓝到发亮
的天空。

第二天一早，霆雷固执地带着队伍出发了，
毫无意外，卡玛也带着队伍留了下来。队伍行
进中，天空开始飘雪，不久，风越来越急，雪越下
越大，每走一步，雪都会淹没到膝盖，渐渐有牦
牛倒在了雪地里再也起不来。霆雷依然脚步坚
定，语气坚定，他告诉众人一定要坚持往前走，
一定要走到出山口。他用额头抵着坐在牦牛上
的孙子慈仁，告诉他继续向前走，然后义无反顾
地向着队伍末尾走去，他是头领，不能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他的勇气一如从前，他的意志一如
从前，他的斗志也一如从前，可他的身体老了，
再也抵不过这漫天的风雪与长途的跋涉，他一
头栽倒在风雪里……

随后赶来的卡玛发现倒在了风雪中的霆
雷，他背起了他，迎着风，顶着雪，一步一步艰难
的走着。终于，他们走到了出山口。夜里，醒来
的霆雷听到了佩玛与卡玛的欢好，他愤怒的拿
过匕首要起身，二儿子诺布按下了他的匕首，意
味深长地说“顺其自然吧。”第二天，卡玛给慈仁
体贴地带上了护眼的头发，村里人欣慰的慨叹
着：“这孩子以后有人疼了。”村里人的心亮着
呢，所有人都知道佩玛喜欢青梅竹马的卡玛，知
道佩玛要嫁给卡玛，也知道她的儿子慈仁以后
会成为新的头领，而卡玛会把他的经验如父亲
教授儿子般传给慈仁……活下去，在严酷的自
然和艰难的生活面前，他们早就学会了最优的
选择。

高高的玛尼堆上，经幡随风猎猎飘动，霆雷
从怀里掏出代表着头领的经幡递给了卡玛，叮
嘱他要遵从神的旨意，要照顾好慈仁。卡玛动
容的说：“有时候我多希望您是我的父亲。”霆雷
笑了，他说：“你和我太像了，反倒成不了父子。”
他们终于和解了，也释怀了，完成了变革者和传
统者之间新旧力量的碰撞和交替。

霆雷拒绝了出山，他永远的倒在了雪山里，
喇嘛说，他本就属于雪山。

诺布回到寺院，完成了他的壁画，那是属于
他们的故事，一个头领的一生，有童年的慈仁，
有年轻的卡玛，有老去的霆雷。时间，在他们身
上完成了一个闭环。

每当镜头以上帝的视角俯视大地时，行走
在山间的牦牛和人类看起来那样渺小，可在天
地间，人类又是那样伟大，他们用坚强、勇气、意
志和力量敬畏着自然，对抗着灾难。活着，活下
去，是他们代代传承，高于一切的信念。

有人说，死亡是可以战胜的，因为复活了。
老头领霆雷，像极了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里
的老人，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永远不屈服，不退
缩，不放弃的精神和勇气。正如诺布所说：“当
你面前有两条路时，走最难的路。”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初冬观蔷薇果

花艳美仑长夏时，果熟如玉初冬日。
当时花开香满园，而今红豆惹相思。

癸卯冬日初雪

雪渥红叶红，顿燃好心情。
洁白莫如雪，瑞红兆光景。

癸卯寒衣节祭祖

风摇芦苇荡，草枯树叶黄。
寒衣何所寄，纸烛照泪光。

初冬观红叶满地

叶为树之衣，春夏相附丽。
皆言树可依，终究要分离。
冬来朔风起，红叶落满地。
非是树无情，来年又一体。

霜打萹萹蓄

道生一野草，百节为鸟蓼。
茎卧具纵棱，花小亦妖娆。
霜打不曾惧，茕茕影相吊。
野蔬可食药，家畜作饲料。

癸卯初冬观新月印湖中

初冬黄昏熹微明，半个月亮印湖中。
车水马龙闪霓虹，湖畔漫步自从容。

癸卯初冬暖阳映叶黄

初冬晴日登高岗，层林迢递披暖阳。
金光映照叶叶黄。些许情思挽流光。

癸卯小雪节感赋

十月逢十日，节令届小雪。
小雪不见雪，天公忒吝啬。
六出自云霄，琼花生寒色。
天意常弄人，执念又若何。

癸卯初冬观海棠

初冬披暖阳，海棠叶儿黄。
叶叶闪金光，簌簌迎风响。
叶黄果亦黄，黄果叶底藏。
叶黄不堪长，红果留鸟享。

观朱槿花开

朱槿花殷红，盛大色且正。
四季次第开，绽放自从容。

观南天竹

扶疏南天竹，称竹非是竹。
叶叶相对出，叶色似紫苏。
花发朱明后，冬果红珊瑚。
女娲炼彩石，持此拂水阻。
试以来御风，风亦为之住。
少君献此竹，轩辕植蓬壶。

癸卯初冬观奇云

楼高浮奇云，片片似鱼鳞。
云龙横空起，腾飞现真身。
利箭穿云过，阳光晃行人。
见首不见尾，幻化不久存。

癸卯初冬观叶落

叶落也有声，莫言树无情。
天道有轮回，自然无边境。

观姚永胜先生画展

农民画家真画家，五十余载不自暇。
学艺精妙亦惟肖，风趣童真蕴高雅。

观王邕作书

笔意藏拙实高古，腕力空悬泼墨书。
艾生南山坚石处，悠然再见常驻足。

喜闻李苏兰女士获泰山文艺奖

齐鲁有泰山，济阳多才女。
秀香盈济水，苏兰胜金绿。
文丽生网络，鞠慧出翠幄。
艺苑百花色，须眉若巾帼。

癸卯大雪节令祈雪

大雪时节不见雪，期盼雪压老松果。
奈何不如见一面，青春惟愿头淋雪。

白荻如絮

冬来荻花白，如絮添风采。
摇曳生姿色，素娥队队来。

癸卯大雪中和茶舍暂坐

天寒晚来雪，鹅毛掩白鹤。

雅兴陡然起，掬雪煨炉火。
佳人依红梅，氤氲琥珀色。
三盏两杯后，诗歌唱中和。

咏柳叶

春来我为先，吐叶在枝端。
鹅黄娇艳艳，分外惹人怜。
夏日暑气蒸，摇曳自等闲。
深冬朔风烈，伴雪舞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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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古以来村里居住的
都是些憨直本分庄稼人
终其一生走不出自家地界的
总是看天是圆看地是方
既有见识里抱定一个观念
家事国事天下事套的是一个理
都知人活一世不可不稼不穑
天上也不能并升两个太阳
土地上安身土地上立命
人生轨迹始终重合着土地
家庭生计里没撂荒的田
多种一分地多遂一个愿
有风云突变也有物是人非
只要土地在根本就不失
黄土埋到半截身不怕
黄土埋到脖梗子也不怕
他们本是捧带了温度的黄土
受同一风吹 同一阳晒
便有了相似性情相近体态
此生耕不倦的是田园
此世瞅着亲的是苗秧
守住自家地界不欺地邻
也勿植高树不遮他人地阴
时间让人增了身高长了气力
也让人白了黑发松了牙齿
连人生死之期都操在岁月手里
也便知道了不与岁月抗衡道理
饥来吃饭困来眠 苦乐随缘转
世世代代安于其居乐于其俗
不求长命百岁金玉满堂
但求没病没殃顺顺当当
不图成圣成贤不屑成盗成寇
命中该有的有 没有的也不强求

（二）

村里那些本分庄稼人
待人待己都踏踏实实
既富且贵的想法不是没有过
不过想想劳身不劳心也不错
劳碌未必劳苦 劳神必有劳怨
虽有终身之忧 却无一朝之患
土地与人共着一个时运
有风调雨顺 便有人寿年丰
灾来不躲 祸来也安然相对
有享不了的福 没受不了的罪
狂风只一阵暴雨不整天
世上更无过不去的火焰山
从来不懂福祸相倚的理从来不懂福祸相倚的理
自来却认吃亏便是福自来却认吃亏便是福
人家有的自家尽量有人家有的自家尽量有
万事不求人万事不求人 说话有底气说话有底气
孩子不差对门孩子不差对门 庄稼不输地邻庄稼不输地邻
其他也无过多所愿所求其他也无过多所愿所求
逢着时运不济逢着时运不济 亦会人穷志短亦会人穷志短

但遵祖训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受人一桃礼 报之一梨情
用人一瓢面还时必捊尖
言差语错 不看这个看那个
谁也不会无端陷人于两难
急难时刻靠不上远亲靠近邻
对门识户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老一辈少一辈知根知底
谁为谁打包票都敢大包大揽
无论哪里高就 故旧不相忘
知道乡党驾临 必是高接远迎
见面热热诚诚不说两家话
才是千年不变老庄乡

（三）

村里那些憨直庄稼人
啥事都犟啥时都不认输
生活中有磕绊也在率性而活
行事大大咧咧从不藏着掖着
小日子从头到尾一天天过
年吃年穿总要使无大缺
不管男人当家还是女人当家
外人看来一律还是阳刚阴柔
俭省一粥一饭 节用半丝半缕
好日子都靠一天天攒出来
穷乡僻壤古来少人漏夜赶科考
翻翻族谱也少人辞官归故里
有土就有人 有人就有财
村里住的都是些土里求财人
一年年的人口有增有减
祖传物业靠他们共同照管
近无名山却多不舍昼夜之川
水流一波连一波扬波漫卷
至软的性 汩汩滔滔穿越万壑
至柔的形 便有了风雷之勇
能弯能曲冲污涤秽独善其身
能速能缓避高趋下从一而终
软柔的水经年累月地流
冲洗得这些硬线条北方人
粗犷性格有了水的温润绵密
一众生命的核心里
多了刚柔相济与知常达变
可以撞了南墙不回头可以撞了南墙不回头
有时却又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时却又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苟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不苟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
也看不惯被时位所移之辈也看不惯被时位所移之辈
却又知形势比人强却又知形势比人强
背地里便常又自视甚卑背地里便常又自视甚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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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冬日诗语二十首
◎艾明义

走
过
喜
马
拉
雅

◎
杜
秀
香

庄 稼 人
◎齐永山


